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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的
同
事
周
婉
芬
在
﹁
香
港
撒
瑪
利
亞
防

止
自
殺
會
﹂
當
義
工
廿
多
年
，
持
久
不
變
的

愛
心
，
令
人
尊
敬
！

她
最
近
送
了
一
本
書
給
我
，
名
為
︽
唔

死
？
吾
得
！—

—

從
自
殺
邊
緣
走
出
來
︾，
當

中
收
錄
了
多
個
隱
名
個
案
。
看
到
這
些
曾
有
自
殺

念
頭
的
人
，
都
曾
承
受
㠥
精
神
幾
乎
難
以
承
受
的

痛
苦
，
他
們
是
幸
運
的
一
群
，
因
為
願
意
求
助
，

也
肯
接
受
社
工
輔
導
，
懸
崖
勒
馬
，
最
後
對
人
生

重
拾
希
望
。

人
生
可
以
有
多
苦
？
這
題
目
不
值
得
去
討
論
，

我
只
想
把
書
中
的
過
來
人
、
社
工
、
求
助
者
家
屬

對
﹁
求
助
﹂
的
看
法
與
大
家
分
享
，
讓
大
家
在
低

潮
時
也
千
萬
別
放
棄
：

•
眼
見
義
工
經
歷
喪
妻
之
痛
，
獨
力
照
顧
年
幼

兒
女
，
最
終
也
能
跨
過
困
難
，
恍
如
一
支
強
心
針
。

•
每
個
人
都
有
唔
開
心
的
時
候
，
停
一
停
，
諗
一
諗
，
身

邊
一
定
有
人
幫
到
自
己
。

•
在
傷
心
時
主
動
找
人
傾
訴
，
別
人
的
新
意
見
和
新
角

度
，
可
能
會
令
自
己
想
通
。

•
因
為
有
很
多
人
伸
手
的
幫
助
，
我
得
以
從
低
谷
裡
重
新

起
來
，
一
步
步
努
力
向
上
。

•
感
情
絕
對
不
是
人
生
的
全
部
，
家
人
、
朋
友
、
工
作
、

興
趣⋯

⋯
.

不
懂
得
愛
惜
自
己
，
怎
能
承
受
別
人
的
愛
？

•
放
眼
一
看
，
原
來
生
活
中
有
很
多
幫
助
，
也
有
很
多
方

法
，
關
鍵
是
你
會
否
主
動
尋
找
。

•
社
工
使
我
的
生
活
重
拾
正
軌
，
不
致
自
尋
短
見
，
讓
我

一
家
能
熬
過
去
。

•
社
工
的
關
心
紓
緩
我
心
中
積
壓
多
時
的
重
擔
，
那
窒
息

的
感
覺
都
消
失
了
。

•
由
於
他
在
問
題
未
發
展
到
壞
階
段
時
已
勇
於
求
助
，
令

輔
導
可
以
有
更
大
空
間
。

•
辛
苦
照
顧
家
人
，
更
要
維
持
正
面
的
態
度
，
不
可
有
太

大
的
情
緒
起
伏
，
因
此
我
需
找
人
幫
助
。

•
接
觸
病
友
及
親
友
互
助
組
織
，
有
同
路
人
，
拓
闊
生
活

圈
，
情
緒
得
到
支
援
。

•
記
㠥
，
人
生
路
上
你
並
不
寂
寞
，
縱
使
多
困
難
，
伸
手

求
助
，
明
天
一
定
會
更
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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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
家
廊
陳
曉
鳳

唔死吾得
余似心

翠袖
乾坤

先
前
有
一
位
新
任
媽
媽
，
懷
疑
長
期
有
精
神

病
，
再
加
受
產
後
抑
鬱
症
影
響
，
把
初
生
女
嬰

從
住
所
的
高
樓
擲
到
街
上
，
造
成
命
案
，
或
會

被
控
以
謀
殺
罪
。
這
樣
的
倫
常
慘
劇
時
有
發

生
，
輿
論
多
從
照
料
家
中
精
神
病
患
者
的
角
度

入
手
，
會
不
會
﹁
斷
錯
症
、
用
錯
藥
﹂
？

筆
者
常
有
一
個
粗
淺
的
看
法
，
認
為
現
時
香
港
最

多
人
居
住
的
多
層
高
樓
大
廈
，
其
實
很
不
適
合
精
神

病
康
復
者
居
住
。
何
解
？
香
港
地
狹
人
多
，
多
層
大

廈
尤
其
擠
逼
，
人
多
嘈
雜
，
在
所
難
免
。
而
精
神
病

康
復
者
最
怕
噪
音
，
許
多
時
即
使
是
普
通
人
不
覺
得

怎
麼
樣
的
雜
聲
，
他
們
都
有
可
能
感
到
十
分
難
耐
，

更
不
要
說
電
視
聲
浪
和
繁
忙
交
通
引
起
的
噪
音
。
有

時
遇
上
鄰
居
做
些
簡
單
的
家
居
小
維
修
，
電
鑽
鑽
牆

的
聲
音
可
以
沿
㠥
牆
壁
傳
遍
好
幾
個
樓
層
的
所
有
單

位
，
我
們
正
常
人
︵
自
以
為
沒
有
任
何
精
神
病
的
人
︶

都
受
不
了
，
何
況
是
精
神
病
康
復
者
？
所
以
，
筆
者

經
常
發
奇
想
，
認
為
精
神
病
患
者
應
該
到
郊
外
人
煙

少
、
樹
木
多
的
村
落
靜
養
才
是
道
理
，
勝
過
狂
吃

﹁
精
神
科
藥
物
﹂。
那
些
鎮
靜
劑
、
抗
抑
鬱
藥
大
多
有
嚴
重
副
作

用
，
病
人
吃
了
身
心
都
更
難
受
，
否
則
就
不
會
有
這
麼
多
病
人

拒
絕
服
藥
。

以
前
聽
一
位
精
神
科
醫
生
介
紹
，
他
們
這
一
行
可
以
粗
略
分

為
英
式
和
美
式
的
治
療
作
風
。
英
式
多
用
藥
物
壓
住
病
情
。
美

式
多
用
聆
聽
來
紓
緩
宣
洩
。
電
影
︽
無
間
道
︾
裡
面
，
陳
慧
琳

的
角
色
就
一
味
聆
聽
主
角
梁
朝
偉
訴
苦
。
當
然
，
現
代
醫
學
裡

面
心
理
病
和
精
神
病
的
界
線
也
很
模
糊
。

回
到
那
宗
殺
嬰
慘
劇
，
據
報
女
事
主
未
為
人
母
之
前
，
已
長

期
有
精
神
病
，
卻
不
肯
求
醫
。
有
人
認
為
這
位
女
士
既
有
精
神

病
，
他
們
夫
婦
不
應
未
治
好
心
病
就
想
生
娃
娃
，
結
果
害
了
下

一
代
。
老
一
輩
人
常
說
，
幾
十
年
前
哪
有
甚
麼
﹁
產
後
抑
鬱
﹂

這
回
事
？
經
濟
環
境
所
迫
，
許
多
人
剛
生
了
孩
子
不
久
，
就
要

重
新
投
入
工
作
或
家
務
。

婦
女
抑
鬱
，
似
乎
跟
中
醫
講
的
﹁
臟
躁
﹂
很
有
關
係
。
東
漢

名
醫
張
仲
景
的
︽
金
匱
要
略
︾
有
云
：
﹁
婦
人
臟
躁
，
喜
悲
傷

欲
哭
，
象
如
神
靈
所
作
，
數
欠
伸
，
甘
麥
大
棗
湯
主
之
。
﹂
那

是
說
﹁
臟
躁
﹂
的
病
症
包
括
容
易
無
故
悲
傷
︵
情
緒
不
穩
︶，

好
像
中
邪
被
鬼
迷
︵
思
覺
失
調
？
︶，
經
常
打
呵
欠
︵
表
面
上

似
容
易
疲
倦
︶
等
等
。
主
治
方
是
甘
麥
大
棗
湯
，
這
個
方
劑
用

的
都
是
便
宜
的
食
品
，
小
麥
養
陰
，
甘
草
和
中
，
大
棗
調
胃
，

藥
性
都
很
溫
和
。
當
然
﹁
臟
躁
﹂
有
許
多
不
同
的
臨
床
證
型
，

需
要
隨
證
加
減
。

筆
者
更
懷
疑
現
代
婦
女
較
多
產
後
抑
鬱
，
有
可
能
跟
不
餵
哺

母
乳
有
關
，
醫
學
界
大
可
以
從
這
個
方
向
做
點
統
計
研
究
。
人

的
情
緒
跟
中
醫
講
的
﹁
肝
臟
﹂
有
關
，
肝
要
疏
洩
條
達
。
現
時

我
們
廣
府
話
俗
語
仍
然
有
﹁
疏
肝
﹂
的
說
法
，
解
作
﹁
很
舒

服
﹂，
而
﹁
疏
肝
﹂
其
實
是
中
醫
治
療
手
段
的
術
語
。
婦
女
產

後
如
果
餵
母
乳
，
就
要
大
量
調
動
貯
藏
在
肝
的
養
分
，
有
消
耗

就
要
補
充
，
自
行
哺
乳
的
媽
媽
胃
口
一
般
都
不
壞
，
心
、
肺
、

胃
、
肝
等
器
官
都
有
適
量
﹁
運
動
﹂，
肝
給
疏
了
，
哪
有
﹁
閒

情
逸
致
﹂
跑
去
﹁
抑
鬱
﹂
？

哺乳解臟躁
潘國森

琴台
客聚

十
至
十
五
年
前
香
港
影
視
力
強
橫
，

香
港
名
演
員
梁
家
輝
、
劉
德
華
、
關
之

琳
、
張
㟞
芝
等
炙
手
可
熱
，
國
產
片
包

括
中
外
合
拍
片
沒
一
兩
個
大
牌
港
星
壓

陣
，
成
不
了
﹁
大
片
﹂。
踏
入
二
千
年

代
內
地
大
星
紛
紛
崛
起
，
沒
有
兩
個
冰
冰
周

迅
、
趙
薇
等
擔
旗
，
就
只
好
由
大
變
小
拍
回

不
作
億
級
票
房
預
算
的
﹁
港
產
片
﹂，
現
在
片

酬
最
高
最
吃
價
的
是
內
地
大
牌
，
港
星
除
非

是
劉
德
華
、
甄
子
丹
等
一
兩
位
，
其
他
都
被

列
﹁
二
線
﹂
了
。

以
前
港
星
說
一
句
話
可
以
登
遍
全
國
傳

媒
，
現
在
這
﹁
語
言
力
﹂
漸
由
內
地
星
﹁
言

出
九
鼎
﹂
地
包
攬
了
，
連
周
潤
發
、
周
星
馳

這
雙
周
也
未
必
能
一
語
動
全
國
，
但
本
周
范

冰
冰
幾
句
話
，
被
編
成
﹁
范
語
錄
﹂
全
國
傳
頌
。
以
前

有
毛
語
錄
、
鄧
語
錄
全
國
傳
揚
，
今
日
明
星
也
有
﹁
語

錄
﹂，
未
嘗
不
是
一
種
生
活
態
度
的
進
步
。

如
近
日
內
地
媒
體
登
得
大
字
標
題
的
﹁
范
爺
之
言
﹂

︵
范
爺
是
傳
媒
對
范
冰
冰
之
尊
稱
︶
有
錄
：
﹁
我
卅
歲

了
，
沒
有
戀
愛
的
話
，
很
不
合
理
。
﹂﹁
我
的
愛
情
世
界

是
性
格
比
性
別
重
要
得
多
。
﹂﹁
他
？
他
不
是
你
們
所
知

道
的
任
何
人
。
﹂

看
，
句
句
都
頗
有
力
和
頗
有
哲
理
，
而
最
重
要
的

是
，
說
了
等
於
沒
說
，
可
見
這
語
言
藝
術
，
國
星
比
過

往
一
向
愛
扮
㝚
作
狀
常
說
﹁
金
句
﹂
的
港
星
有
文
化
得

多
。另

外
一
位
﹁
新
四
小
名
旦
﹂
的
王
珞
丹
，
也
是
容
顏

俏
麗
﹁
宅
男
之
寶
﹂，
她
的
一
句
﹁
讓
我
相
信
折
服
的
男

人
還
未
有
出
現
﹂
也
傳
頌
一
時
。
而
港
星
張
㟞
芝
一
再

傳
力
求
和
謝
霆
鋒
復
合
之
﹁
八
月
金
句
錄
﹂
是
﹁
我
相

信
愛
情
是
會
存
在
﹃
一
輩
子
的
﹄。
﹂

這
些
﹁
語
錄
﹂
影
迷
讀
者
閒
時
看
看
，
談
談
也
是
言

中
可
以
有
物
式
的
資
料
，
香
港
本
來
有
個
黎
明
、
有
個

劉
德
華
，
年
前
一
直
喜
說
些
﹁
金
句
﹂，
但
比
起
祖
國
女

星
之
大
步
邁
進
，
香
港
之
金
句
王
相
形
失
色
了
。

名 句
阿　杜

杜亦
有道

在
英
國
殖
民
管
治
的
香
港
生
活
了
逾
三
十

年
，
從
來
不
懂
得
以
英
文
原
文
唱
英
國
國
歌

︽
天
佑
女
皇
︾︵G

od
Save

the
Q
ueen

︶。
小

時
候
去
電
影
院
看
戲
，
開
場
前
會
奏
出
英
國

國
歌
，
觀
眾
要
起
立
致
敬
；
電
視
台
深
夜
節

目
結
束
，
也
奏
出
此
曲
。
不
知
道
從
何
時
開
始
，

影
院
和
電
視
都
停
奏
了
。

不
會
用
英
文
唱
此
曲
，
但
聰
明
可
愛
的
香
港
人

曉
得
用
粵
語
配
原
曲
，
有
自
己
的
唱
法
。
﹁
個
個

㞾
住
㝒
兜
︵
乞
食
︶，
刀
叉
都
生
晒
鏽
，
污
垢
又

有
。⋯

⋯

﹂
從
小
聽
到
大
，
朗
朗
上
口
。

倫
敦
奧
運
會
上
，
有
幾
位
代
表
英
國
出
賽
的
選

手
，
在
頒
獎
台
上
米
字
旗
下
，
或
開
賽
前
奏
國
歌

時
緊
閉
嘴
唇
，
死
也
不
肯
唱
國
歌
。
包
括
：
大
不

列
顛
︵
英
國
︶
奧
運
足
球
隊
隊
長
、
威
爾
斯
球
員

傑
斯
；
男
子
網
球
單
打
奧
運
金
牌
得
主
、
蘇
格
蘭

人
梅
利
。

大
不
列
顛
由
英
格
蘭
、
威
爾
斯
和
蘇
格
蘭
︵
英
倫
三
島
︶

組
成
。
︽
天
︾
傳
統
上
是
英
格
蘭
歌
頌
皇
室
之
歌
，
最
早
流

行
於
十
八
世
紀
，
作
者
無
名
，
旋
律
來
源
不
可
考
，
從
來
沒

有
法
令
宣
布
它
為
國
歌
。

國
際
大
賽
上
，
倘
若
威
爾
斯
和
蘇
格
蘭
有
本
土
的
代
表
隊

伍
出
賽
，
他
們
會
唱
回
自
己
的
舊
國
歌
。
前
者
唱
︽
我
父
輩

的
土
地
︾
；
後
者
唱
︽
蘇
格
蘭
之
花
︾。

︽
天
佑
女
皇
︾
的
歌
詞
裡
，
其
中
一
段
提
及
一
三
一
四
年

英
格
蘭
與
蘇
格
蘭
之
間
的
﹁
班
諾
克
戰
役
﹂，
英
皇
愛
德
華
二

世
奪
得
全
勝
。
試
問
，
一
直
爭
取
獨
立
的
蘇
格
蘭
人
，
怎
會

高
歌
此
曲
？
難
怪
梅
利
奪
冠
後
，
依
然
黑
口
黑
臉
，
拒
開
金

口
唱
歌
。

英
國
傳
媒
批
評
梅
利
有
失
國
體
。
︽
泰
晤
士
報
︾
認
為
，

梅
利
可
以
選
擇
唱
一
半
的
。
例
如
，
唱
上
半
截
﹁
天
佑
女

皇
，
祝
她
萬
壽
無
疆
。
沐
榮
光
，
孚
民
望
，
心
歡
暢
。
﹂
下

半
截
﹁
揚
神
威
，
張
天
網
，
保
皇
室
，
殲
敵
人
。
﹂
則
免
唱

了
。總

有
個
人
自
由
吧
？
梅
利
說
不
唱
就
不
唱
。

香
港
人
唱
︽
天
︾
還
有
另
一
版
本
：
﹁
個
個
㞾
住
㝒
兜
，

㢀
響
天
星
碼
頭
，
真
折
墮
囉
。
﹂
可
能
還
有
許
多
版
本
，
但

﹁
個
個
㞾
住
㝒
兜
﹂
去
乞
食
，
這
一
句
錯
不
了
。

英國國歌
蒙妮卡

跳出
框框

立
秋
過
後
的
天
氣
酷
熱
非
常
，
風

雨
交
加
。
陳
太
往
台
灣
公
幹
，
才
甫

抵
下
榻
之
酒
店
，
旋
即
又
要
馬
上
搶

機
票
離
台
灣
。
事
關
兩
颶
風
直
吹
寶

島
，
非
島
上
居
民
的
外
來
遊
客
一
時

之
間
未
能
適
應
惡
劣
天
氣
，
難
免
如
驚
弓

之
鳥
，
一
切
以
平
安
是
福
。
千
里
之
外
的

家
人
喜
見
親
人
平
安
抵
家
，
開
心
釋
懷
之

情
難
以
形
容
。

八
月
廿
四
日
至
廿
六
日
是
二
零
一
二
年

倫
敦
奧
運
內
地
金
牌
運
動
員
代
表
團
蒞
港

訪
問
，
亦
掀
起
一
陣
巨
風—

體
育
之
風
。

尤
其
是
還
在
放
暑
假
的
青
年
學
生
朋
友
，

無
懼
打
風
或
下
雨
，
正
所
謂
日
曬
雨
淋
都

不
怕
，
也
出
席
金
牌
體
育
大
匯
演
，
是
為

了
能
親
睹
金
牌
健
兒
風
采
和
英
姿
。
其

實
，
三
十
八
塊
金
牌
得
來
不
易
。
俗
語
有

云
﹁
台
上
一
分
鐘
，
台
下
十
年
功
﹂，
運
動

場
上
一
剎
那
的
光
輝
，
其
實
在
背
後
花
上

多
少
努
力
，
辛
酸
和
汗
水
以
及
承
受
多
少

壓
力
哩
。
然
而
，
最
終
金
牌
在
手
那
份
喜
悅
，
為
國

增
光
的
光
榮
難
以
形
容
。

內
地
金
牌
運
動
員
代
表
團
一
行
七
十
人
，
由
團
長

劉
鵬
率
領
，
浩
浩
蕩
蕩
訪
問
香
港
，
如
同
剛
離
港
的

三
名
男
、
女
宇
航
員
訪
港
激
情
之
旅
一
樣
，
每
到
之

處
皆
受
到
熱
烈
歡
迎
。
香
港
是
個
充
滿
良
心
和
愛

心
、
熱
愛
祖
國
的
善
良
市
民
之
寶
地
。
富
強
的
祖

國
，
經
濟
進
步
不
在
話
，
眼
見
祖
國
航
天
科
技
和
體

育
不
斷
躍
升
，
全
世
界
矚
目
，
讓
中
國
人
臉
上
貼

金
，
愛
國
精
神
體
現
在
每
個
國
人
的
言
行
。
可
以

說
，
八
月
是
愛
國
月
。
無
可
否
定
中
國
改
革
開
放

後
，
經
濟
社
會
飛
躍
發
展
，
促
成
航
天
科
技
和
體
育

的
進
步
。
國
人
深
深
感
悟
只
有
強
的
國
才
有
綜
合
力

量
的
壯
大
，
發
展
經
濟
至
為
重
要
。

很
榮
幸
，
金
牌
代
表
團
訪
港
期
間
，
行
程
緊
密
。

本
人
有
幸
應
香
港
特
區
政
府
之
邀
出
席
大
匯
演
，
又

蒙
中
國
體
育
工
作
者
聯
會
︵
香
港
︶
朱
鼎
健
首
席
會

長
之
邀
，
出
席
該
會
於
八
月
二
十
五
日
晚
為
代
表
團

而
設
的
歡
迎
晚
宴
。
朱
鼎
健
是
全
國
青
聯
優
秀
領

袖
，
他
繼
承
他
先
父
朱
樹
豪
博
士
的
觀
瀾
湖
高
爾
夫

球
會
以
及
駿
豪
集
團
的
家
族
企
業
，
長
袖
善
舞
，
青

出
於
藍
，
更
勝
於
藍
。
鼎
健
幼
承
庭
訓
，
熱
愛
公
益

事
業
，
推
動
休
閒
體
育
事
業
，
其
實
在
朱
樹
豪
博
士

生
前
已
帶
領
兒
子
及
女
兒
襄
助
北
京
當
局
申
辦
○
八

年
北
京
奧
運
，
終
獲
成
功
舉
辦
，
朱
氏
家
族
功
不
可

沒
哩
。 金旋風

思　旋

思旋
天地

八
月
十
三
日
凌
晨
，
身
背
十
條
人

命
、
在
逃
八
年
的
慣
性
搶
劫
殺
人
犯
周

克
華
終
於
被
重
慶
警
方
擊
斃
；
八
月
十

九
日
，
也
就
是
將
近
整
整
一
個
星
期
之

後
，
重
慶
警
方
通
過
微
博
闢
謠
，
﹁
悍

匪
周
克
華
已
被
擊
斃
毫
無
疑
問
﹂。

一
個
星
期
的
時
間
裡
發
生
了
甚
麼
？

答
案
是
，
有
網
友
不
信
周
克
華
被
打
死

了
，
提
出
質
疑
，
質
疑
沒
人
解
答
，
就
顯
得

越
發
可
疑
，
可
疑
的
情
緒
一
產
生
，
懷
疑
的

人
就
越
來
越
多
，
人
越
多
發
現
的
疑
點
就
更

多
，
疑
點
更
多
相
信
的
人
就
更
更
多⋯

⋯

總

之
雞
生
蛋
蛋
生
雞
，
再
加
上
官
方
好
似
配
合

般
的
﹁
鬼
祟
﹂
行
為
，
讓
一
時
間
﹁
周
克
華

沒
死
﹂，
甚
至
﹁
死
的
其
實
是
便
衣
警
察
﹂
的

說
法
甚
囂
塵
上
。

也
怪
不
得
別
人
，
如
果
整
整
一
個
星
期
，

觸
目
所
及
的
皆
是
某
一
方
﹁
貌
似
很
有
道
理
﹂

的
﹁
外
耳
輪
廓
對
比
﹂、
﹁
槍
口
角
度
、
距
離

分
析
﹂、
﹁
體
貌
特
徵
疑
點
﹂、
﹁
物
品
細
節

揭
秘
﹂
等
﹁
技
術
貼
﹂，
而
另
一
方
不
僅
完
全

失
聲
，
還
不
時
上
演
﹁
不
公
佈
監
控
視
頻
﹂、

﹁
不
發
正
面
照
片
﹂、
﹁
神
秘
封
山
﹂、
﹁
封
殺
質
疑
微
博
﹂

等
戲
碼
，
您
說
，
若
不
想
被
﹁
洗
腦
﹂，
容
易
麼
？

據
說
，
理
論
上
的
危
機
公
佈
黃
金
時
間
為
一
小
時
，

即
在
危
機
發
生
後
一
小
時
內
的
應
對
措
施
，
是
控
制
輿

論
走
向
的
關
鍵
。
在
這
一
點
上
，
重
慶
警
方
慢
了
八
百

多
拍
。
這
個
節
奏
讓
許
多
肩
負
道
義
的
網
友
急
得
抓
耳

撓
腮
，
眼
看
㠥
流
言
快
要
變
作
真
相
，
不
少
人
大
呼
警

方
不
要
這
麼
﹁
淡
定
﹂
了
。
其
中
，
教
育
部
前
新
聞
發

言
人
、
語
文
出
版
社
社
長
王
旭
明
就
轉
發
了
質
疑
被
擊

斃
者
為
便
衣
警
察
的
微
博
，
並
評
論
為
﹁
公
安
部
該
說

話
了
﹂。
他
事
後
對
記
者
說
，
他
轉
發
的
意
思
是
請
公
安

部
門
趕
緊
站
出
來
說
話
，
因
為
﹁
止
住
流
言
的
最
好
辦

法
就
是
拿
出
事
實
、
表
明
態
度
，
一
定
要
讓
真
相
跑
在

流
言
的
前
面
，
而
不
要
讓
流
言
傳
遍
天
下
、
上
了
跑

道
。
﹂

官
方
的
慢
動
作
，
影
響
的
絕
不
僅
僅
是
周
克
華
一
個

人
的
死
活
，
從
另
一
個
層
面
說
，
中
國
官
方
這
種
習
慣

性
的
隱
藏
反
而
推
動
了
﹁
公
民
﹂
的
養
成—

在
不
斷
的

造
謠
闢
謠
中
，
老
百
姓
被
迫
練
就
﹁
懷
疑
﹂
的
思
維
習

慣
以
及
﹁
不
信
任
﹂
的
生
存
方
式
，
而
這
正
是
監
督
政

府
的
必
備
素
質
。

不
過
，
﹁
公
民
﹂
並
不
等
於
﹁
公
民
社
會
﹂，
因
為
後

者
還
必
須
有
政
府
制
度
的
配
合
。
而
也
正
因
為
﹁
社
會
﹂

沒
跟
上
﹁
公
民
﹂
的
腳
步
，
才
使
得
這
成
為
當
今
最
大

的
隱
患
。

讓真相再快一點
狸美美

網人
網事

近來重溫老舍的經典《二馬》，在感嘆小說對國
民性入木三分的刻畫時，不由對百年前後的國民
性稍稍進行了一下比較，頗有點兒感慨。
《二馬》以上世紀20年代一對中國父子旅英生

活為背景，展示了一幅中英民族文化撞擊的歷史
風俗畫。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不少中國人曾踏
上赴英謀生、讀書之路，奇怪的是，老舍筆下那
位近百年前去英國討生活的老馬，對我們來說並
不是那麼陌生。
老馬是個官兒迷。他天生看不起買賣人，認為

唯一光祖耀宗的事兒，就是當官，甚至想靠續絃
走捷徑得個官兒，不愧為「鳳凰男」之前輩。老
馬的名言是：「發財的大道是當官，做買賣，俗
氣！」他補了幾次錄事沒成，沒法子才赴英國繼承
哥哥的古玩舖。這點兒骨子裡的官癮，如今還殘存
於同胞的血液中嗎？看看報考公務員的火爆場面就
知道了，真是「萬般皆下品，唯有當官高」。而靠
當官的發財之路，今天也還是隨處可見⋯⋯
比較中英兩國的歷史，重官還是重商，對一個

民族的影響至關重要。當下有的中國民營企業
家，無論企業做得多大，在官員面前還是得點頭
哈腰，一個小小的辦事員也不敢怠慢，因為人家
一個指頭，就可能捻死你的企業。權大於錢的
「老馬定律」，今天也還沒太過時。夥計李子榮的
那句話，現在聽來依然鏗鏘有聲：「中國人不把
官迷打破，永遠沒有出息！」
官派兒的老馬，其生計繫於一個小小的古玩

舖，卻並不像英國同行那麼敬業，更甭提甚麼務
實精神了；英國同行連古字都拿來賣錢，就很讓
他看不上。老馬進了舖子，不是為擺起太爺架子
添亂，就是為給房東太太找點兒小瓶小罐的送

禮，一高興了還不來上班，整天幫房東太太在小花
園裡種花兒！夥計李子榮白天打工晚上讀書，捲㠥
袖子幹活兒，粗壯的胳膊腕兒沾㠥汗水塵土，直㠥
腰板走路飛快，這些，都讓老馬覺㠥俗氣！
骨子裡的阿Q精神與對外國人的謙卑，統一在

了老馬身上。鄰家英國同行生意好了，他羨慕嫉
妒，內心可是真想讓外國人承認他行。人家說中
國衣服好看，他就穿上綢子大褂滿街走；人家說
他一句好話，就要請客；人家讓他去拍有辱國格
的電影，他也欣然同意。人家問甚麼他就順㠥人
家的意思爬，把納妾、抽大煙甚麼的統統攬到自
己身上。用小馬的話說：老馬是讓外國人打怕
了，一點兒國家主義觀念都沒有！心裡封自己為
天下老大，可又覺㠥月亮也是外國的圓。看㠥老
舍對老馬含淚的諷刺， 不由想，這點兒毛病現今
咱都改了沒？現在中國學會了說「不」，可底氣又
有多足呢？
缺乏底氣，人就老得快。老馬年齡不到50歲，

卻已顯出一付頹唐樣。好像人到50就該橫草不
動，豎草不拿，多邁一步都於情理不合。接站的
伊牧師60多了，還是提起大箱子就走，老馬卻提
㠥個小盒子，下火車像是前清道台下大轎。未老
先衰，是那個年代國民性的真實寫照。老馬的年
齡，按當下國際組織界定，剛過45歲的青年門檻
不多，可卻處處以老人自居了。 比他年長十來歲
的伊牧師還千方百計想幹點事兒，老馬卻把伊牧
師動員自己做事情看成是：不尊重老人。老舍
說：「民族要是老了，人人生下來就是『出窩
老』，一國裡要是有四萬萬『出窩老』，這個民族
就越來越老！」
今天的中國展現出勃勃生機，可惜，「出窩老」

也還沒完全絕跡。年
過半百還想學點兒甚
麼幹點兒甚麼的，多
半會被人笑話，說該
拿㠥退休金打牌、跳

舞去了，還窮奔甚麼呀？試
想想，讓人變老的因素並沒
有完全退出歷史舞台：比如
死板的應試教育，難繞的體
制樊籬等等。有時活蹦亂跳
的一個孩子，上了20多年的
學竟變成一個循規蹈矩的
「老夫子」，除名利官位之
外，其他一概不感興趣，太
純粹的功利心壓倒了諸多
「不切實際」的幻想。 老馬就一輩子沒用過自己
的腦子，他的生命邏輯是：「為甚麼活㠥，當官
呀，怎麼當官，請客運動呀， 志願到此為止。」
二馬時代，「思想是生命裡最賤的東西」，當代愛
思想的年輕人，又有多少寬鬆的空間呢？我以
為，警惕「出窩老」，還是能當成座右銘。
老舍筆下，當年去英國的中國人地位極其低

下。英國普通百姓把抽大煙、私運軍火等各種壞
事都跟中國人聯繫起來，以至稍微大點兒的旅館
都不讓中國人住。老馬費了半天勁兒才租下一處
寡婦的小房子，還不許去廚房、不許用洗澡間。
為接待老馬父子有話可說，房東太太先看《鴉片
鬼自狀》。小馬對房東太太的閨女一見鍾情，人家
可正眼都不看他一眼。老舍說：20世紀的世界，
「人」是與「國家」相對待的，強國的人是人，弱
國的人呢，狗！近百年過去了，這話還是讓人如
此揪心。百年後的今天，強大起來的中國讓同胞
們在海外挺起了腰桿，中國人的富裕讓世人矚
目，但海外中國同胞真正贏得了世界的尊重嗎？
恐怕還是有點兒距離。
最近有則報道說：幾位中國留學生在火車上被

公然搶劫，現場不但無人勸阻，還
有白人在一邊煽動說：「搶他們，
中國人有錢！」至於中國留學生在
國外不好好讀書、爭相炫富之事，
更是自貶身價。 最近有中國富豪在
國外開豪車撞車身亡，也招來不少
議論。有一批向世界炫富的子弟，
不如有全體公民更尊嚴生存的國
家。那些忠誠愛國、吃穿簡樸、身
強力壯、彬彬有禮、公益心強的公
民，更能贏得世界的尊重。
在老馬眼裡，看到的都是英國人的

可笑與可怕，而在小馬眼裡，卻處處
看到了英國民族的生命力所在。二馬
中的一抹亮色，是夥計李子榮的生存

之道：學習他國優點加強自己實力，這樣的與世界
接軌方式現在也不過時。然而，觀一些當代留學英
國的中國學生，一味盲目崇拜人家，可甚至沒學
到英國民族最重要的美德—自助精神。
小說中的小馬，為房東姑娘救了醉倒路邊的老

馬而感激，進而幻想或許人家對他有情，還是夥
計點醒了他。李子榮說：「英國人的道德觀念，
是看人遇難，都會拚命去救，不管你是黃臉兒還
是黑臉兒；我們中國人看到別人有危險，是躲得
越遠越好，我們受的是獨善其身的教育。」老李
舉了個例子：那時報載中國上海大街上有個老太
婆倒在地上，圍了一圈中國人看熱鬧，沒有一個
上前救的，結果還是讓四個外國人給扶起來了。
讀到此處，不禁令人汗顏。沉思為何直到今

天，我們還在爭論倒地老人要不要扶呢？扶不扶
那一下，實在是公民感的重要衡量尺度。老舍借
書中伊姑娘的話說：「只有國家主義能救中國！」
甚麼是國家主義？就是國民的公民感。
無公民感的老馬一代逝去了，想靠自強而強國

的小馬也被老馬趕走了。今天重溫老舍筆下「二
馬」的悲劇，以史為鑒，大概不是杞人憂天吧！

老舍筆下的國民性


